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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説中的「香港製造」和^心經」
— 以 「三城記小説系列•香港卷」和 
「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小説選」為論述中心 
The “Hong Kong Elements” in Hong Kong Novels
劉俊 
LIU Jun
南京大學文學院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本文所要論述的「香港小説」中 的 「香港製造」 ，是指那些具有明顯 
的香港特徵和香港意識的小説；本文所要論述的「香港小説」中 的 「心經」 ， 
則是指那些香港特徵和香港意識不明顯或根本就沒有香港特徵和香港意識 
的小説一一準確地説，這裏所謂的「心 經 」 ，是指那些帶有超越香港的地 
域性特徵，揭示普遍人性的小説。為了説明問題的方便和突出兩種小説類 
型 的 「特徵」 ，本文從董啟章（19 6 7 - )和 黃 碧 雲 （19 6 1 - )兩位作家的小 
説 中 ，各選擇了一篇小説的篇名，作為香港小説中的這兩種類型的指稱。
香港小説包含的數量相當可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作家筆下， 
其表現形態也各不相同，本文選取許子東主編的「三城記小説系列•香港 
卷 」和陶然主編的「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小説 _ 」為論述範圍，探討二十 
世紀九〇年代中期以來，香港小説的一些基本特點，並從這些特點中，發 
掘出一些有關香港文學的認識和思考。
許子東主編的「三城記小説系列•香港卷」包 括 《輸水管森林》 （第一 
輯 ） 、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第二輯）和 《無愛紀》 （第三輯） ，它們 
與 「三城記小説系列•台北卷」 （第 一 、第二輯由王德威主編、第三輯由 
黃錦樹主編）和 「三城記小説系列•上海卷_1 (第 一 、第二輯由王安憶主 
編 、第三輯由陳思和主編）一 起 ，構成了香港、台 北 、上 海 「三城記小説 
系列 j ，分別於200 1年7月 、2003年6月和200 6年 1月 ，由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 版 。
陶然主編的「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小説選」 ，則 是 「香港文學選集系 
列 j 中的小説部分，共 有 四 冊 （「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共 八 本 ，包含四本 
小 説 選 ，兩本散文選，兩本評論選，以刊登在2000年9月至2005年9月 《香 
港文學》雜誌上尚作品為收錄物件） ，分 別 為 《傘 》 、 《 Danny Boy》 、 
《垂楊柳》和 《鷲或羔羊》 ，所收作品均為《香港文學》2000年至200 5年 
五年間發表的小説精品。整 個 「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八冊由香港文學出版 
社分別於2003年7月和2005年 10月出版。
從許子東和陶然主編的這兩個「香港小説」系列的出版時間看，始於 
2001年7月 ，終於2006年 1月 ；從這兩個「香港小説」系列收錄作品的發表 
時間看，最早的兩篇是羅貴祥的〈愛吃宵夜的二哥和夜光鑛〉和關麗珊的〈青 
鳥 〉 ，均 發 表 在 《香港文學》 1996年一月號，最晚的是陳曦靜的〈欣子的 
夏天〉 ，發 表 在 《香港文學》2005年九月號，時間跨度差不多有十年；從 
這 兩 個 「香港小説」系列收錄作品的發表園地看，「香港文學選集系列• 
小説選」均 刊 登 在 《香港文學》雜 誌 上 ，而 「三城記小説系列•香港卷」 
則覆蓋了《香港文學》 、「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説組」獲獎作品、「青 
年文學獎小説高級組」獲獎作品、作家個人作品集、 《香港筆薈》 、 《良 
友》 、《明報月刊》 、 《香港作家報》 、《明報》 、《純文學》 、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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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版》 、《香港作家》 、《當代文藝》 、《素葉文學》 、《作家》 、 《文 
學世紀》 、「香港首屆大學文學獎小説組」獲獎作品等。
這就 是 説 ，許子東和陶然主編的這兩個「香港小説 j 系 列 ，涉及的作 
品就範圍而言包括了香港重要的文學雜誌和文學獎項，就時間而言前後歷 
時 十 年 （其中經歷了對香港而言特別重要的「九 七 」回 歸 ，以及人類共同 
經 歷 的 1■跨世紀」這兩件大事） ，就作者而言則老、中 、青一起亮相。因 
此 ，説這兩個「香港小説」系列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 1996至2005年十年間 
香港小説的基本風貌和主要成就，應該離事實不遠。由 是 ，以它們作為本文 
分析香港小説特定歷史時期發展變化的依據 > 也就應該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和可靠性。
一 、香港小説中的「香港製造 j
為了確定甚麼是「香港小説」 ，許 子 東 在 《輸水管森林》的 〈序 〉中 ， 
有過一個「推論」 ：
一 ，列 入 本 選 集 選 擇 範 圍 的 「香 港 小 說 」應該符合本地 
身 份 、本 地 寫 作 與 本 地 出 版 這 三 項 條 件 中 的 至 少 兩 項 條  
•件……二 ，如 果 擁 有 「香港 身 份 」 ，再 加 上 「寫作環境」
或 「本地出版」等任何一項條件，便 充 分 符 合 「香港小說 j  
的 一 般 定 義 。但 如 果 缺 乏 「香港身份」 ，則需要滿足其他
各種條件 ---- 「本地寫作」 、 「香港出版」 ，再加上描寫
「香港故事」以及對香港文學史產生影響等附加因素，能不 
能被大家約定俗成地視為「香港小說」 ，仍 是 疑 問 。 1
「香港文學」本身的複雜性，直接導致了定義「香港文學」 （包 括 「香 
港小説」）的 困 難 。許子東在編選「香港短篇小説 j 的 時 候 ，首先要界定 
甚 麼 是 「香港短篇小説」 ，也就是為了要解決這樣的問題：甚 麼 樣 的 「小 
説 」才 算 是 「香港」的小説？ 「香 港 」在 這 裏 ，成了問題的關鍵一一沒有了 
「香港」 ，「香港小説」就變成了「小説」 。
事實上，對 「香港小説」的界定除了在範圍「歸靥」上對之加以確定（限 
定 ）之在
這種範圍劃定中，還隱含著對香港小説「特 性 」的強調一一在許子東 
的 「推論」中 ，作 者 的 「香港身份」是最為關鍵的因素，這 一 點 ，許子東
1 許 子 東 ：〈序 〉 ，許 子 東 編 ： <输水管森林> ( 上 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 1年 ） ，頁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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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説抓住了「香港小説」 「特 性 」的 核 心 ，因 為作者的「香港身份」 ， 
將決定他的寫作立場：他是如何看待、表現和書寫香港，並在自己的創作 
中體現出「香港意識」的 。
從某種意義上講，香港歷史的特殊性和香港地域文化的複雜性，自然 
會使香港小説帶有一定的香港特徵，具有特定的香港意識，並體現出一種「香 
港製造」的區域性特性。在許子東和陶然主編的這兩個「香港小説」系列 
中 ，以香港為背景，以香港意識為內核，帶有明顯的「香港製造」特性的 
小 説 ，佔有相當的數量。這 類 作 品 的 「香 港 」特徵極其明顯，可以説是典 
型 的 「香 港 」小 説 。從總體上看，這 些 「香 港 」小 説 的 「香港」特 徵 ，主 
要體現為三個方面：香港的地域風貌、香港人的形象以及香港人的心理和 
意 識 。
1 .香港的地域風貌
香港的地域風貌在有些小説中十分突出，讀者從作品所描寫的「外貌」 
中 ，就可以知道這些小説是「香 港 」小 説 。也 斯 的 〈愛美麗在屯門〉不但 
和 陳 慧 的 〈日落安靜道〉 、黃 淑 嫻 的 〈宋金倩在樓梯街〉一 樣 ，從名字上 
就可以看出是在寫香港，而且他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也鑲嵌著「香港」 、 
「半島酒店」 、「九龍」 、「彌敦道」 、「蘭桂坊」 、「特首」這些與香港 
直接相關的辭彙；在 黃 敏 華 的 〈少言妙音〉中 ，「香 港 」的名稱直接出現 
在 作 品 中 ，「旺角」和 「銅鑼灣」的地名也在作品中時時閃現— 這篇小 
説 是 在 寫 「香港這個沙丁魚城市」無 疑 ；董 啟 章 的 〈安卓珍尼〉中寫到了 
香港的大帽山，這篇作品也應該與香港有關；邱 心 的 〈關於我和影子的故 
事 〉中寶藍號火車駛過 4 少田站」和 「大學站」 ，小 説 中 「我 」生活的地 
點顯然也是香港；黃燦然的〈青春遺事〉中 ，「木屋」、「觀塘碼頭」、「油 
麻地」、「賭馬」、「北角碼頭」、「旺角」、「灣仔」、「尖沙咀」、「中 
環 」、「天星碼頭」、「廟街」、「魚蛋妹」等名稱，構成了一個地理和「人文 J 
的 香 港 ；本文用來指稱具有較強的香港特徵一類小説的董啟章的〈香港製 
造 〉 ，其中的粵語方言和《香港製造》 （ 1997 ) 電 影 ，以 及 「大埔康樂 
園 」和 「旺角」等 地 名 ，呈現的也是一個「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香港。 
在這些小説中，彌漫著的是香港的獨特形貌和風情，從外在的地名和風貌 
中 ，就可以辨認出這是寫香港的小説。
2 .香港人的形象
假使説從外在「風貌」上就能辨識出的香港小説，還只是香港小説「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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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J 特點的一種表現形態的話，那麼在小説中展現香港人的生活，塑造香 
港人的形象，就構成了香港小説「香 港 」特性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香港獨 
特的社會歷史環境，必然地會在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中留下痕跡，而在生活方 
式的展開中，香港人的獨特形象也就於焉成形。在 游 靜 的 〈陪我睡〉中就 
可以 看 到 ，香港人的行為是「比較特異」的 ，因 為 「不論是在八十年代初 
香港經濟最蓬勃，或九十年代末香港經濟最P K的 年 代 ，我們的祖先都保持 
著每人每天平均睡眠時間最少的全球性記錄」 。2黃 碧 雲 的 〈心經 > ( 借用 
張愛玲的同名小説）描寫的是一個在廣東韶關開玩具廠的港商劉金喜，和一 
個長年奔波在粤港之間的中港貨櫃車司機黑社會，兩 人 「在路上」的一段 
奇 遇 ，構成了一段同樣特異的「港人」生活— 「港人」在中港之間遊走、 
在此岸現實的生活和彼岸的象徵意味之間擺盪的形象，由此可見。黎翠華 
的 〈仲夏之魘〉寫 到 了 「港人」明 珠 、「金剛」夫婦移民歐洲的困窘處境： 
歐洲對他們來説不但「是一座開放式的監獄」 ，而且對他們的婚姻而言還 
是一座墳場，面對在歐洲遭遇的「仲夏之魘」 ，明珠對自己的人生產生了 
懷 疑 ：「她怎麼會來到一個這樣的地方？這是何年何月何日？她是何人？ j 3 
港人移民之後恍如夢中的迷惘姿態，躍然 紙 上 。在 海 靜 的 〈孔晴〉中 ，孔 
晴和程文正的「貓和老鼠」遊 戲 ，多少體現了香港「辦公室愛情」的 特 點 ， 
港 人 的 「真 」和 「假 」從 中 浮 現 。王 璞 的 〈話 題 〉涉及到了魯岸和「我 」 
之 間 的 「話 題 」 ，港 人 和 「過 去 」以 及 「大 陸 」 「剪 不 斷 、理還亂」的人 
生處境，盡 在 「話題」之 中 。羅貴祥的〈愛吃宵夜的二哥和夜光錶〉刻劃了二 
哥 和 「我 」的青春歲月，在香港時代和美國時代的人生對比中，寫出了「港人」 
逝去的年華。李 默 的 〈改頭換臉之旅〉則描繪了一群香港老年人希望通過 
「注射羊胎素」反 老 還 童 ，重新放縱生命的鬧劇，從中也可發現香港人的 
特殊形態。其他如王璞的〈嘻嘻嘻酒吧〉 、黃淑 嫻 的 〈宋金倩在樓梯街〉 、 
黃碧 雲 的 〈桃花紅〉 、黃婉 霞 的 〈疲勞綜合症〉 、鍾菊芳的〈短篇兩題〉 ， 
均從不同的側面，寫到了香港人的特殊品行。
3 .香港人的心理和意識
即便是在那些僅憑外在「風貌」和人物形象就可以斷定是「香港小説」 
(帶有明顯的「香 港 」印記）的作品中，其 「香 港 」特性也並不僅僅體現在 
1■風貌」和形象層面— 那不過是一些容易發現的「香港」特徵罷了，事實上
2 游 靜 ：〈陪我睡〉 ，許 子 東 編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上 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20 0 3年 ） ， 
頁 1 8 4 - 8 5。
3 黎 翠 華 ：〈仲夏之魘〉 ，許 子 東 編 ：{輸水管森林> ，頁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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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香 港 的 「風 貌 」和 「香港人」的形象背後，無不關涉到香港人的內在心 
理和深層意識一一儘管這種關涉有深有淺。也 斯 的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所寫到的香港當然不僅僅是那些香港的地理名詞，在 「我 」的食物興趣和 
愛情遭遇背後，反映的其實是香港人在「後殖民」時代的生活、心理和意 
識 狀 態 。在 黃碧雲的〈心 經 〉中 ，劉金喜和黑社會的生活情狀，體現的正 
是 大 陸 「改革開放」以 後 和 「八四年中英草簽後」對港人人生和心理的影 
響 。
由於香港近百年的殖民地歷史造就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複雜性一一這 
種複雜性在九七臨近之際，突然膨脹和彰顯出來，因此在香港小説中，其 
特殊性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描寫香港人在面對這個巨大的轉變時，他們 
的心理狀態和意識內涵。在 梁錦輝的〈我 、阿 蘅 、牛蛙〉中 ，「我 」 （李 
鐵 ） 「右手」感覺的失而復得，與阿蔷也許也能找回她的嗅覺，正象徵了香 
港歷史上的某個特定時刻（如 「香港回歸」）雖然對港人心理上造成了一定 
的 影 響 ，但人生還得繼續，相對於市井小民來説，歷史的重大轉換並不能 
代替人生的日常生活，小 説 中 「我 」和阿蔷這樣普通的香港人，置 身 「香 
港回歸」之後的新歷史中，在 香 港 「地產市道的低迷，再加上金融風暴後， 
整體環境也不見得有甚麼正面的消息」的情況下，「小俩口反倒是沒甚麽 
影 響 ，有些時候更甚者發現我們的錢變多了，因為東西都便宜了」— 雖 
然隨著時間的癖逝，「蝌蚪化成了牛蛙」 ，但 「日子反正仍是一天二十四 
小 時 地 運 轉 ，誰也不拖欠誰。」4葉 輝 的 〈電 話 〉寫 的 是 「我 」移民新加 
坡 後 ，在電話中要尋找的人遍尋不著，打來電話的陌生人自認為是熟人， 
而熟人在電話中卻變成了陌生人，時空的轉換使得「我 」這樣的港人似乎 
已經失去了人生的固定方位，有 「不知今夕何夕」 ，「此身雖在堪驚」之 
感 。5董 啟 章 的 〈體育時期P.E.P erio d〉寫 得 有 些 「不合常情」 ：一個女孩 
不知原由地襲擊了帶著學生在卡拉0 K唱歌的韋教授，而這個女孩在眾人圍 
護韋教授的過程中，「露出那迷你潔白網球裙下面的深藍P.E褲的景象和 
她那雙修長光脱的腿在空中發狂亂蹬姿態，令貝貝產生了微妙的共同羞 
辱 感 」6 ，並由此引發了貝貝強烈的好奇心，於是貝貝決定去尋找這個女 
孩 ，小説中貝貝尋找這個女孩的心理動機，和這個女孩面對貝貝的尋找所 
產生的心理反應，構成了這篇小説特有的「心理流程」 ，特別值得注意的 
是 ，這篇小説代入了香港粤語，聯繫到小説標題中的中英文並列，作者顯
4 梁 錦 輝 ：〈我 、阿 蘅 、牛 蛙 〉 ，許 子 東 編 ：{無愛紀> ( 上 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20 0 6年 ） ， 
頁 1 4 9。
5 葉 輝 ：〈電話〉 ，許 子東編：（無愛紀》 ，頁224-34 •
6 董 啟 章 ：〈體育時期P.E.P e rio d〉 ，許 子 東 編 ：《無愛紀》 ，頁2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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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要在語言背後，呈現某種港人特有的心理和主體性。在小説的結尾， 
那個女孩究竟是否名叫蘋果，在不同的語言系統中，也許會產生歧義和多 
解一一而歧義和多解，正是港人心理複雜性的一種集中體現。
相對於梁錦輝的「寫實 j 和 葉 輝 、董 啟 章 的 「現代」 ，許 榮 輝 的 〈心 
情 〉則以意識的流動，揭 示 出 「他 」在 「歷史」面前的沉思，面 對 「宿命 J 、 
「遙遠的年代」 、「母親」 、「這座都市」 （香 港 ） 、「雕像」 （應為維多 
利亞女王雕像）這 些 「關鍵字」 ， 「他 」的歷史感空前強烈一一作為一個 
歷史劇編劇，「他 」知 道 「歷史」其實就是一種敍事和書寫，而 「他 」的^已、 
情 J ，就是要以自己作證，為 「歷 史 」 「留下一點記憶」 。7不 同 於 「他 」 
身 在 「這座城市」 （香 港 ）面 對 「歷 史 」的 沉 思 ，黎 翠 華 〈仲夏之魘〉中 
的明珠和金剛從香港移民歐洲（不用再談論九七一一因為已經移民） ，可 
是卻在異國他鄉遭遇了生活、情感和文化的危機（很久沒有出外去看一場 
電影一一看不懂；吃晚飯一一吃不慣；探朋友一一沒有朋友；過節一一節 
曰不同；參加婚禮喪禮一一沒有親屬） ，作 者 以 「遠 離 」香港的方式，寫 
出了歷史變化（九七來臨）對港人的深刻影響（移民以及由移民帶來的問 
題 ）；文津的〈老鼠〉寫到了米奇和米妮的分手，然而不論是「老鼠」、「太 
師椅」還 是 愛 情 ，「一切都過去了」 ；8崑 南 的 〈ICQ以外的介面〉寫到了 
蘇 豪 想 要 「離開這個城市」一一不離開這個「情愛早已不存在」的 城 市 ， 
他 會 「窒I息而死」 ，然而出走的不只是他一個人，連對這個城市已經看透 
的 薇 子 ，也 「一家已在美國定居」 。9 10不 過 ，雖 然 在 〈仲夏之魘〉和 〈 ICQ 
以外的介面〉中寫到了港人的「出走」 ，綠 騎 士 的 〈回鄉〉卻寫了港人的 
「回歸」 ：志邦為命喪巴黎的弟弟志宏的骨灰，專門買一個飛機座位，將之 
運回香港一一因為母親叮囑「一定要替他買一張機票，好好地劃一個正式 
的位」 ，「把他的魂魄帶回家」 ，母親之所以堅持要為死者專門買一張機 
票 ，佔一個座位，是 「深深恐懼，如不這樣做，帶不了兒子回鄉」 。
由於本文所分析的小説，均為 1996至2005年十年間發表的小説，而這 
段 時 間 ，正是香港歷史上發生重大變化的歷史時期，因此在帶有「香港製 
造 j 印痕的香港小説中，這種歷史變化的核心因素（如 「九 七 」回歸所引 
發的種種震盪）也就在那些反映香港人心理和意識的作品中留下了或隱或 
顯的香港特有的印記一一而這，正是香港小説中「香港製造」特質的最關 
鍵部分。
7 許 榮 輝 ： < 心情〉 ，許 子 東 編 ：〈输水管森林> ，頁 1-28 >
8 文 津 ： < 老鼠〉 ，許 子 東 編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頁 17-19 •
9 崑 南 ：〈ICQ以外的介面〉 ，許 子 東 編 ：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頁 1 7 8 - 8 3。
10 綠騎士 ：〈回鄉〉 ，許 子 東 編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頁2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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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香港小説中的「心經 」
從地域風貌、人物形象和心理意識三個方面體現「香港製造」的 特 徵 ， 
構成了香港小説的一個基本品質。然 而 ，如果我們對香港小説的理解僅止 
於 此 ，那就不是突出了香港小説的特性，反而是限制了香港小説的意義和 
價 值 。在某種意義上，香 港 小 説 的 「香 港 」特性固然成就了它的獨特性， 
但香港小説文學成就的高低，還在於它的文學性一一■也就是它對普遍人性 
的揭示和藝術探索上的努力。在 本 文 中 ，我們把這種超越「香港製造」特 
殊性的普遍性，借 用 「心經 j 的説法來指代。
事實上在香港小説中，存在著大量超越香港地域性或以香港的地域性 
為 「載 體 」 ，目的不是要表現「香港製造」而 是 要 呈 現 「心 經 」的 作 品 。 
也 斯 在 他 的 〈愛美麗在屯門〉中 ，就把法國電影《天使愛美麗》 （ 2001 ) 
中的愛美麗移植到了香港，寫了香港少女愛美麗從生活經歷到心理感受的「曰 
常生活」 ，通過對法國電影的香港式「改寫」 ，作者寫出了香港社會的「天 
使 j 形貌一一愛美麗雖然置身社會下層，但身份的卑微卻沒有泯滅愛美麗 
「天 使 」般高潔的心靈。這篇小説看上去是在寫香港，揭示的卻是人性中 
高尚的天性。董 啟 章 的 〈溜冰場上的北野武〉以溜冰場為軸心，環繞出溜 
冰場內外人欲的橫流，小説在節奏上具有溜冰式的速度，在語言上具有溜 
冰式的力度，在視角轉換上具有溜冰式的旋轉度，在人性的挖掘上具有溜 
冰刀式的尖銳度。這篇小説「取景」別 致 ，幾種人物關係（女學生群之間、 
教練與學生之間、北野武和紫色小女孩之間、偷情男女之間）的 調 度 ，頗 
具 功 力 ，而敍事人的視角轉換和意識流動，尤見特色。智 海 的 〈室 〉寫的 
是人在隱秘的私室中種種的思緒、感受和表現，人內心幽深地帶的不可把 
握和記憶的不可靠，反映的其實是人內心安全感的缺乏。余 非 的 〈第一次 
寫大字報〉選取的是一個獨特的視角：寫了校園裏學生和老師的衝突，學 
生 （我 ）通過大字報的方式對老師、學 校 （均代表權威）的 反 抗 ，説到底 
其 實 「不是一次外在的社會行動、校園運動」 ，而 是 「我 」在成長過程中 
「一次內在的、複雜而豐富的人生之旅」 ，11青年人在躁動和不屈中成長的 
軌 跡 ，是這篇作品展示的世界。馬 俐 的 〈飛往彼岸的時鐘〉呈現的是愛情 
的結束和開始：舊的愛情隨著戀人的去世結束了，新的愛情隨著新的戀人的出 
現又開始了，可是過去的愛情真的能消失嗎？新的愛情能取代舊的愛情嗎？ 
作者以她的小説作答：恐怕不能。鍾 笑 芝 的 〈粥/ 爸爸/ 和句號〉表現的 
是人際關係的複雜，寫法的特別令這篇小説獨樹一幟，思緒的流動加上詩 
化的表達既對應了香港社會的複雜，同時也使這篇小説具有一種跨文體書
11 余 非 ：〈第一次寫大字報〉 ，陶 然 編 ：〈香港文學小説選• D anny Boy》 ，頁21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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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特徵。
在韓麗珠的〈輸水管森林〉和 〈電 梯 〉這兩篇小説中，作者似乎是在 
濃墨重彩地渲染香港都市性的物理生態，可深究下去，不難看到作者對世 
界性的都市冷漠症的洞見和揭示；陳 潔 心 〈鐵軌上的掠影〉寫 的是「失敗 J 、 
「孤獨」和 「死 亡 」 ，寫 人 「在地獄裏等天堂開門」12—一這當然也是一個 
普遍性的主題；王 良 和 的 〈魚 咒 〉 「寫生命的成長，是一個人從生命的混 
沌未開到明晰的過程……混沌由此展開，明晰亦繫結於那魚兒…… 」13，這 
樣的成長經歷當然也不限於香港；王 貽 興 的 〈欲望之鉗〉寫 出 了 「我 」的 
生存狀態：「沒有甚麼真的不可失去」 ，「這樣的人生沒有甚麼不好」 ，「我 
不需要學會超凡的夾玩偶技術，我 只 要 ，看著人們的來去，歡 呼 ，埋 怨 ， 
等 待 ，燈關燈亮，就這樣」14— 這樣的人生，其實也就是張愛玲所説的「人 
生的底子」 ，因 為 是 「底子」 ，也就具有了人生的普遍性。
西 西 的 〈解 體 〉 、 〈骨架〉 、 〈浪子燕青〉和 〈長城營造〉 ，前兩篇 
寫 「今 人 」 ，後 兩 篇 寫 「古人」 ，寫今人的兩篇小説，不論是寫好友蔡浩 
泉 「死前的靈魂獨白」 （〈解體 > ) ，還 是 寫 「我 」對腫瘤的沉思（〈骨 
架 〉） ，西西在作品中關注的，都是關於生死的「哲學」問題一一這樣的 
問題當然超越了香港的地域性，而 〈浪子燕青〉和 〈長城營造〉兩 篇 ，前 
者寫的是宋代水泊梁山好漢浪子燕青傳奇的人生，後 者 是 對 「長城營造 J 
不 同 「視野」的 建構，歷史因素的介入顯然使這兩篇小説不是「香港」這一 
時空所能涵蓋。其他如沈大中的〈長 髮 〉寫到了一種特殊的心理：剪掉長 
髮是為了丢除兇器；李 碧 華 的 〈神秘文具優惠券〉寫出了對文具特異功能 
的 期 待 ；阿 濃 的 〈人 間 喜 劇 （三 則 ）> 對人間不可理喻和充滿偶然性變數 
的 「萬象」進 行 了 「素描」 ；林 超 榮 的 〈王子愛上美人魚〉寫出了人生的一 
種困境••魚和熊掌不可得兼；祝 捷 的 〈天藍水白〉涉及的是頗富襌義的環 
境 和 故 事 ，在這裏已看不到「香 港 」的 影 子 ；陳 汗 的 〈反手琵琶〉核心主 
旨 是 「逃亡」和 「遺失 j : 「我這一輩子總是在逃，從愛情逃出來從文學逃 
出來從電影逃出來，這就是我十八年來的經歷，浮沉 起 跌 ，最後甚麼也保 
不 住 ，女朋友保不住書保不住連尊嚴也保不住。」15陳 慧 〈晴朗的一天〉則 
寫了愛情的無奈：「我 」因為殘疾，只能眼看暗戀的女孩祝小妹漸行漸遠。 
陳麗娟的〈6座20樓E的E6880**(2)〉寫出了人生的機械和單調、荒謬和偶
12 陳 潔 心 ：〈鐵軌上的掠影〉 ，許 子 東 編 ： <输水管森林> |頁 2 0 9 - 1 8。
13 王 緋 語 ，轉引自許子東：〈序 〉 ，許 子 東 ：《無愛紀》 ，頁2 。
14 王 貽 興 ：〈欲望之鉗〉 ，許 子 東 編 ：（無愛紀> ，頁33 - 3 4。
15 陳 汗 ：〈反手琵琶〉 ，許 子 東 編 ：《無愛紀》 ，頁 1 0 7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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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性 ；黃 碧 雲 的 〈無愛紀〉寫 了 「生命的畸戀遺恨，陰鷲犀利 j 16;郭麗容 
的 〈飛翔〉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個畸戀的故事，同時還加上了一點「魔 
幻 J 的色彩。
在覓南的〈天堂舞哉足下一一裝置小説：0 與煙花〉中 ，作者向我們展 
示 的 ，是一個穿插著東方經典和西方神話的兩性「戰 爭 」 ，愛情關係的多 
種可能和隱藏在愛情中的各類哲理，在這篇小説中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得到了 
較為豐富的呈現。蓬 草 的 〈就是這樣子〉寫 出 了 「可憐天下父母心」 ；蔡 
炎 培 的 〈五三七七〉以 「緣起 緣 滅 ，心無增減」的態度對待愛情，在某種 
程度上也是在愛情中寫出了襌義。潘 國 靈 的 〈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寫社 
會學專家莫明雖然在寫《社會學視角》 ，可他自己的「視角」卻沒能逃過 
「華山派靈驗居士」的預言一一有「眼光之災」 ，莫明最後果真左眼失明， 
這個頗具詭異意味的故事，表現了一種人生的不可把握和「莫名其妙」 。同 
為潘國靈創作的〈我到底失去了甚麽〉也是一個帶有靈異色彩的小説，蝴 
蝶 標 本 和 「黃 蝶 」的 飛 舞 ，竟帶有某種神秘的人生暗示。綠 騎 士 的 〈跳 〉 
寫李坡的法國朋友亞倫在現代社會由於秉持「只許 成 功 ，不許失敗」的信 
念 ，終於因壓力過大而進了精神病院。顔 純 鈎 的 〈自由落體事件〉則寫了 
身為瞀員的「他 」因為對迷途少女阿慧的同情，反而受制於阿慧，最後當 
「他 」擺脱 阿 慧 ，重回正常人生軌道的時候，與阿慧的重逢使得當初「他 」 
與 阿 慧 的 「那砦犯險刺激的夜晚，就成了他單調一生裏唯一的色彩，成了 
他的秘密」 ；17顏純鈎在他的另一篇小説〈耳朵〉中 ，通過對葉其康耳朵迷 
戀症的刻劃，揭示了現代人的一種心理變態；謝曉虹的〈理髮〉寫的是「我 」 
和母親間的一種複雜的關係；關 麗 珊 的 〈青鳥〉帶有寓言的性質；陶然的 
〈美人關〉則是歷史人物的「故事新編」 ；潘文 偉 的 〈芭比的世界〉從語言 
到立意都帶有「全球化」的 色 彩 ；戴 平 的 〈一張裸照〉寫出了一種幽暗曖 
昧的情愫和心理；鍾 英 偉 的 〈襄驛之戰〉也是一則歷史故事；亦 舒 的 〈諾 
言 〉揭示了人不願「過 去 」被人知曉的複雜心理；黃 勁 輝 的 〈重複的城市〉 
則 對 「人生如戲」進行了藝術的再現。
〈不老的謊言〉是辛其氏對愛情本質的剖析，阿月在自己和丈夫傅森的 
情人莎蓮娜之間的平衡打破之後，選擇了退避，可是面對傅森死前對她的 
掛 念 ，她又心潮難平：愛情大概永遠是一則謊言，只有在永恆的死亡面前，它 
才具有了真實性。與辛其氏對愛情帶有形而上意味的追問相比，劉芷韻的 
〈後適應期〉則是對失去愛情後重新開始新生活的努力，然而所諝的「後適 
應 J ，正表明從舊有的愛情軌道中脱身出來後的不適應一一已經適應了的愛
16 王德威語，轉引自許子東：〈序 〉 ，許 子 東 ：〈無愛紀》 ，頁4 •
17 顏 純 鈎 ：〈自由落體事件〉 ，許子東編：（無愛紀> ，頁30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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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一旦成為過去，新的調整談何容易，但不調整又能怎樣？謝曉虹的〈頭 〉無 
疑 具 有 「魔幻」的 色 彩 ，阿 樹 「頭 」的喪失實際象徵著人的一種生活狀況： 
毫無頭腦，渾渾噩噩。這篇小説在形式上的大膽探索使它同另一篇作品〈最完 
美的故事一一荊軻刺秦王〉同樣引人注目，在黃勁輝的這篇歷史題材小説 
中 ，新歷史主義理論的滲入使得歷史上著名的荊軻刺秦王有了四種可能一一 
歷史是人們敍事後的歷史，怎樣的敍事就有怎樣的歷史。為 了 把 「故事」説 
得 完 美 ，歷史是可以按照美（而不是真實）的原則組織的，或 者 説 ，真正 
的歷史真實就在人的心中。同樣是歷史題材的〈女媧織網〉 ，借助古代神 
化闡發的其實是現代觀念：人類的災難是人咎由自取。作者伊凡學貫中西 
的 淵博，使得這篇作品篇幅雖短卻意旨遙深。
以上提及的所有這些作品，雖然作者均為「香港作家」 ，可是它們的 
「香港」特徵並不明顯，而是以各種方式，觸及到了人生的諸種形態和人性 
的各個方面。在本文所考察的兩個小説系列中，這類作品佔了相當大的比 
重 ，無論是題材範圍，還是思想深度；無論是意識內涵，還是藝術形態， 
都溢出了「香港」的 範疇，而具有著一種更大的包容性和超越性。
四 、 「香港」小説和香港「小説」
《香港文學》在 1985年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對自己有這樣一個定位：
# 為 一 座 國 際 城 市 ，香 港 的 地 位 不 但 特 殊 ，而 且 重 要 。它 
是 貨 物 轉 運 站 ，也 是 溝 通 東 西文化的橋樑，有資格在加強 
聯繫與促進交流上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進一步提供推動 
華文文學所需的條件。
香港文學與各地華文文學屬於同一根源，都是中國文學組 
成 部 分 ，存在著不能擺脫也不會中斷的血緣關係。對於這 
種 情 形 ，最好將每一地區的華文文學喻作一個單環，環環 
相 扣 ，就是一條拆不開的「文學鏈 」 。 18
《香港文學》發刊詞中的這段話，有些在今天看來不盡正確（如 「香港文 
學與各地華文文學屬於同一根源，都是中國文學組成部分」這一説法就值 
得 商 榷 ，因為有些地方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的組 
成部分） ，但 它 有 意 將 「每一地區的華文文學喻作一個單環，環 環 相 扣 ， 
就是一條拆不開的 f 文學鏈』」 ，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香港文學》的
18 劉 以 鬯 ：〈發刊詞〉 ，<香港文學> ( 香港)第1期 ，1985年 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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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刊 理 念 ，以及對自己在世界華文文學中的位置判定和功能追求，那就是 
《香港文學》應該懷有一種世界性的眼光，要 把 「每一地區的華文文學 J 作 
為 一 個 「拆不開的 f 文學鏈』」來加以整合和表現。
縱 觀 《香港文學》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長期以來《香港文學》一直 
不限於發表「香港作家」和 具 有 「香港特色」的 作 品 ，它倒更像一個世界 
華文文學的集散地和轉運站，任由世界範圍內的華文文學作家作品在此登 
場 亮 相 ，來 來 往 往 。不把自己的文學版圖局限在「香 港 」這個地區範圍， 
而是立足香港，面 向 全 球 ，以 《香港文學》之 名 ，涵容世界範圍內的華文 
作家和作品，似 乎 成 了 《香港文學》的一個基本特點。如果説早期的《香 
港文學》對世界華文文學的包容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自然的展示鋪陳的話， 
那麼近年來的《香港文學》在向世界華文文學開放時，則表現出明顯的主 
動 「編排」意 識 。在近年來的《香港文學》的每一期後面都有一個稿約：「立 
足 本 土 ，兼顧海內外；不問流派，但求作品素質」 ，這一對稿件的「呼喚」 
無疑體現了《香港文學》自覺的「全球意識」 。
本文在這裏以《香港文學》的辦刊理念為例，旨在説明「香港文學（小 
説 ）」的意義不只是限於「香 港 」本 身 ，它 的 價 值 ，也 不 只 是 到 「香 港 」 
為 止 。香港地域的特殊性和歷史的複雜性，使得香港文學（小 説 ）必然會 
帶有一些屬於它特有的地域色彩和獨特意識一一這構成了香港文學有別於 
其他地區華文文學的重要標誌，然 而 ，説香港文學具有某種「香港特性 J ， 
並不表示香港客學只有香港特性，事 實 上 ，香港文學中香港的地域色彩和 
獨特 意 識 ，只能説是它的意義和價值的一個方面，它更為重要的意義和價 
值 ，還在於它的「文學性」 。
在香港文學（小 説 ）中 ，「香港」和 「文 學 （小説）」的關係其實是一 
種密不可分、互為辯證的關係，如 果 説 「香 港 」代表了一種「特殊性」的 
話 ，那 麽 「文 學 （小 説 ）」則 代 表 了 一 種 「普 遍 性 」 ，缺少了兩者中的 
任何 一 方 ，都難以形成完整的「香 港 文 學 （小 説 ）」 。在 過 去 ，由於香港 
歷史的重大轉型，以及香港文學（小 説 ）在整個世界華文文學中的特殊地 
位 ，一般的香港文學研究，對香港作家所創作的文學（小 説 ）作 品 中 「香 
港 J 的 一 面 （「特 殊 性 」的 一 面 ） ，較 為 強 調 （殖 民 、身 份 、我 城 、失 
城 、都 市 ） ，而對其更具「普遍性」的 、超越了香港地域性觸及到更深層 
次的人性的「文學」 （小 説 ）的 一 面 （生 存 、困 境 、情 色 、異 化 、死亡） ， 
則相對重視不足。實 際 上 ，能真正成就香港文學（小 説 ）的 ，兩者缺一不 
可一一也就是説，香 港 文 學 （小 説 ）要想達到一個高度，它必須是在香港 
( 「特殊性」）基礎上的「文 學 （小 説 ）」 （普遍性）躍 升 ，只有在更為深 
廣的人性層面上和藝術水準上達到一定的深度，香 港 文 學 （小 説 ）的 意 義 ， 
才能真正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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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文對香港小説的分析中不難看出，香港小説中以表現「香 港 」為 
旨歸的作品固然不在少數，但 志 不 在 「香 港 」的小説也有很多，幾乎佔了 
兩個小説系列的半壁江山。這 些 越 出 「香 港 」的 作 品 ，不光是在題材上走 
出 了 「香港」 ，更重要的，是 涉 及 的 「主題」和 「問題」不限於香港一地， 
而觸及到了帶有人類普遍人性的深層，這樣的作品，顯 然 在 「文 學 」的意 
義和價值上，相對於只限於「香 港 」自身歷史或「問題」的 作 品 ，也具有 
更大的包容性和深刻性。
許子 東 在 「三城記小説系列•香港卷•第一輯」的 〈序 〉中這樣寫道： 
「我在參與編選這套選集時，既 關 心 f 香 港 』 ，也 關 心 『小 説 』 。……我 
所依據的標準一是『好作品』一一不僅在香港文學範圍裏看是『好作品 J ， 
而且在全部現代漢語的文學中，在文學的一般定義中也是『好作品』 ；二 
是 『重要作品』一一也就是説近年來香港小説發展中有影響有代表或引起 
爭議的作品。兩條標準之中，前者是主要的標準」19 20一一這表明，研究者在 
對香港文學（小 説 ）進行評判時，其評價標準已不以「香 港 」作為最重要 
的 標 杆 ，而 是 以 「文 學 」作為優先考量。在 「三城記小説系列•香港卷• 
第二輯」的 〈序 〉中 ，許子東更進一步指出，如果説第一輯中的香港小説 
還 可 以 用 「此地是他鄉」 、 「愛情即戰爭」這樣的主題來概括的話，那麼 
到了第二輯，香港小説在「失城文學」的總括下，「漂流異國」 、 「此地 
他 鄉 」.的類別在明顯減少，「懷舊小説」在仍然延續，突出的卻是「城市 
異 化 」一一這已開始走出「香 港 」的 限 制 ，向 著 「普遍性」邁 進 。而 且 ， 
在第二輯中，出 現 了 「很難用某些特定概念來概括一時期一地域的各種文 
學現象 j 一 一 對 此 ，許子東認為「於文學發展本身，其實恐怕並非不是好 
事 J 2(5。到了第三輯中，「情色」和 「異化」已開始逐步佔據重要地位一一 
香港小説向著「普遍性」發展的趨勢，逐步明顯。
這 就 如 同 《香港文學》雜誌對自己的定位一樣：雖 然 名 為 「香 港 」文 
學 ，卻 放 眼 世 界 ；立 足 本 土 ，卻兼顧海內外。香 港 文 學 （小 説 ）的 發 展 ， 
其實也應該如此：立 足 「香 港 」的 「特殊性」 ，卻 追 求 「文 學 （小 説 ）」 
的 「普遍性」 。從新世紀香港文學（小説）的發展來看，香港文學（小説）正 
沿 著 從 「香港製造」往 「心經」的道路上邁進— 而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香 
港 文 學 （小 説 ）的這一變化。相信香港文學（小 説 ）將會利用自己特殊的 
地域風情和歷史遭遇，在此基礎上昇華出更多觸及人類根本人性的偉大作 
品 ，從一種具有地域特殊性的文學，成為跨越區域限制的一種帶有普遍性 
意味的文學。※
19 許 子 東 ：〈序 〉 ，許子東編：《輸水管森林》 ，頁5 。
20 許 子 東 ：〈序 〉 ，許 子 東 編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頁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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